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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尾精与汉口乐善堂
———晚清日本在长江流域的情报活动与经济渗透

李 博 强

（武汉大学 历史学院，湖北 武汉４３００７２）

摘要：明治维新之后，日本“不甘处岛国之境”，推行用战争手段侵略和吞并中国、朝鲜等周边大陆国家的海外

扩张政策。青年时期的荒尾精承袭“征韩侵华”思想，提出“兴亚主义”与“宇内统一论”，竭力为日本政府的海

外扩张政策张目。潜入中国后，荒尾精在湖北汉口设立乐善堂，大量招募日本“志士”与浪人从事情报搜集与

经济渗透活动。汉口乐善堂的建立与发展得到了日本军政商界的支持，使之成为盘踞华中地区的日本间谍核

心机构。荒尾精的思想与言行是明治时期日本对华认识和政策的一个侧面，其“兴亚主义”和“宇内统一论”思

想在当时日本具有一定影响力，但质而言之，不能改变其侵略思想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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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以降，随着国力的增强，
日本全力推行所谓“大陆政策”，即用战争手段侵
略和吞并中国、朝鲜等周边大陆国家的海外扩张
政策，逐步走上对外侵略扩张的道路。为了实现
对外侵略扩张的目标，日本参谋本部不断向中国
和朝鲜派出大批特务，组成间谍情报网，千方百计
地搜集中国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地理、风俗
等方面的情报［１］。在这一过程中，荒尾精成为日
本谍报活动的“先驱”。荒尾精在湖北汉口建立乐
善堂，网络大批间谍人员，在长江流域等地进行有
组织有计划的情报搜集与经济渗透活动。本文拟
综合运用相关档案与文献资料，以荒尾精与汉口
乐善堂的建立为中心，剖析荒尾精的“兴亚主义”
与“宇内统一论”等侵略扩张思想，论述汉口乐善
堂的建立和发展及其在长江流域的情报活动与经

济渗透，以促进晚晴时期日本侵略长江流域史的
研究。

一、荒尾精及其“兴亚主义”
和“宇内统一论”

荒尾精（１８５９－１８９６年），又名义行，号东方

斋。幼时家道衰败，后被东京警察署警官菅井诚
美收养才得以继续读书①。菅井诚美虽供职于警
界，但在军界亦有许多朋友，这些青年军官常聚于
其家，纵论时事，竭力鼓吹“征韩侵华”，认为日本
“全皇国为一大城”，“吕宋、台湾、满清、朝鲜皆皇
国之屏藩”，要先伐朝鲜，余则次第征服之，然后与
西方抗衡，称霸世界。荒尾精耳濡目染，思想大受
影响。在东京外国语学校读书时，荒尾精认为在
此“很难完成宿愿”，“不如辍学从军，借此学习军
事并研究中国问题，以备他日赴华之需”［２］７。在
这样的想法下，荒尾精离开了本已入读的东京外
国语学校，转入陆军教导团，就读于炮兵科。一年
后（１８７８年）荒尾精从教导团毕业，被分配到大阪
镇台担任军曹，随即又被选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
步兵科［３］４８。１８８２年毕业，授陆军少尉。１８８５年
被调到参谋本部工作［４］２５７－２５８。在参谋本部，荒尾
精因职务之便，不仅大量接触机密文件，对中国的
认识日益深刻，而且得以结交各方人士，建立了日
后为其大展身手“保驾护航”的人脉网络［３］５０。
在参谋本部工作期间，荒尾精承袭“大陆政

策”鼓吹者副岛苍海的衣钵②，逐渐形成了“兴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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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与“宇内统一论”等对外侵略扩张思想。１９
世纪中叶以后，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实现了“发展
雄飞”，“而朝鲜却日益贫弱，清国却逐步老
朽”［５］３６１。荒尾精在其炮制的《兴亚策》中接着说，
日本对于“朝鲜的贫弱，即令不为朝鲜忧之，亦应
深为我国忧之”；对于“清国的老朽，即令不为清国
悲之，亦应深为我国悲之”。日本如欲“内修纲纪，
外张国威，使宇内万邦永远瞻仰我皇祖皇宗之懿
德”，当务之急莫过于“救济贫弱，扶持老朽，使三
国和衷共济，唇齿相依，挽回东亚之颓势，重振东
亚之声威，以惩罚西欧虎狼，杜绝其觊觎，此乃国
家百年之计，不能一日有所忽略”［５］３６１。荒尾精还
以印度沦为英国殖民地为例，来论证其“兴亚主
义”思想的合理性：“回顾昔日印度覆亡之祸，东方
古国旧邦渐次成为豺狼的食饵，今日除我帝国之
外，仅有朝鲜、清国尚存，朝鲜贫弱之极仍未绝灭，
清国老朽之极仍未倒薨，尚有一线一脉气息通畅，
但宗庙社稷至危险之极则难于维持。”［５］３６１－３６２荒尾
精认为日本明治维新顺应天意，走上富强之路，自
应顺应天意，由日本来领导东亚，以中国、朝鲜为
其“屏藩”，名为“唇亡齿寒”，实则占有中国、朝鲜，
来实现其“东洋文明光辉宇内，亚洲威风扬于四
海”之美梦。荒尾精的“兴亚主义”实际上就是以
“兴亚”为名的“侵略有理”理论。
继《兴亚策》之后，荒尾精又撰写《宇内统一

论》，竭力为日本推行海外扩张政策张目。荒尾精
宣称：“在宇宙内只有我国拥有万世一系的皇室，
（日本皇室）为九族百姓之共同宗室。君臣之义犹
如父子之亲，法制道德俱来源于一个皇家，全国浑
然如一家团圆，乃天成自然之国家。”［６］“我国四海
六合统一是天命所归，皇祖、皇宗之宏猷远谟，已
然是我国前途之最大目的”［５］３６８；在“万世一系”的
体制下，日本“完成一统六合，奄有四海的宏猷远
谟，是为上天赋予我国之天职”［５］３６０。荒尾精认
为，以日本为中心，“救护贫弱之国成为富强之国，
改革老朽之国成为强壮之国，这一事实成为我帝
国之天职，顺天之责任”［５］３６２；“相依相扶挽回东亚
大势，抵抗西欧之侵略，我国之天职；开导清国之
富强，我国之宗旨。然后，清国奔向富强之路，
……我国与清国形成唇齿鼎足之气势，发扬振兴
东方之志向，谋取东方兴隆与和平”［５］３６４。荒尾精
提出，为实现日本皇室宏猷远谟之大成与远播，
“应以皇道行天下，这是对付海外列国虎吞狼食唯
一之计，……当今竞奔争夺之状况，恰如群犬争夺
腐肉，当此时机，君权神授，拥戴真君，率领忠勇尚
武之良民，旧邦新造，以继绝世，天成自然之皇道

攘除虎吞狼食之蛮风，驱除贪名逐利之邪念，收复
寸土一民，皇国之天职”［５］３６８－３６９。荒尾精的“宇内
统一论”实际以“天人合一、君权神授”思想为基
调，以“天皇制”为核心，论证日本是真正的“皇
国”、日本皇室乃“万世一系”。荒尾精企图借助于
日本天皇制的权威，统一日本民众的思想，来实现
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野心。
荒尾精的“兴亚主义”和“宇内统一论”思想引

起了广泛关注，不久他晋升为中尉，随后即奉日本
参谋本部之命潜入中国执行特殊使命———在华中
地区筹建间谍机构。荒尾精来到中国后，建立了
以汉口乐善堂为核心的谍报网，为日本输送了大
量情报。

二、汉口乐善堂的建立与发展

汉口乐善堂的建立得益于岸田吟香在上海的

乐善堂。岸田吟香（１８３３－１９０５年）乃日本风云人
物，陆军特务机关玄洋社的核心间谍之一，自幼学
习汉学、中医，能诗善文，号称“神童”［３］５１。居留
横滨时期，岸田吟香寄住美国传教士詹姆斯·赫
本家中，作为其助手编辑整理 《和英对译辞
典》［５］３３７。辞书完稿后，为接洽付印事宜，岸田吟
香于１８６６年９月伴随赫本来到上海，这是其首次
赴华，形成了对中国的初步印象［５］３３８。旅居上海
九个月间，岸田吟香眼界大开，开始“通晓中国的
事情，对中国的事务极其关心”［５］３３８。１８７２年２
月，《东京日日新闻》创刊，岸田吟香担任报刊主
笔。１８７４年，日本以报复琉球漂流民在台湾被杀
害为借口，发动侵略中国台湾战争，岸田吟香担任
随军记者［５］３３９。五年后岸田吟香退出东京日日新
闻社，在东京银座开办了以乐善堂为名的药铺，主
要经营名为精锜水的眼药［５］３３９。１８７８年，为了打
开精锜水在中国的销路，岸田吟香又一次来到上
海，在英租界河南路开设了乐善堂上海分店［５］３３９。
尔后近三十年间，岸田吟香在沪经营眼药水，开设
印刷厂，用铜版印刷诸子百家袖珍典籍，获利颇
巨，结识一批中国知识分子，成为沪上名人。药店
也成为日本军事间谍和特务的过往客栈。当时，
欧美诸国垂涎于从中国获得各种利权，以种种权
术来扶植势力，看到这种情形，岸田吟香“深深对
东亚的前途忧虑”［５］３４１。恰在此时（１８８６年），荒
尾精潜入上海执行谍报任务，岸田吟香对荒尾精
的行为极为赞赏，全力资助其在汉口开设乐善堂
分店作为情报活动据点。
荒尾精将乐善堂分店设在汉口，有着非常明

显的军事意图。荒尾精认为，汉口自古就是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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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镇，亦是挽救东亚的策源地，“近则与湖南、河
南、江西相连，远与陕西、甘肃、新疆、云南、贵州相
通，古来被称为九省之会、四镇之一”［５］３４３；“只要
以此为基地，湖北、湖南、河南、四川、陕西任何一
省落入手中，以其富足的财富与人口足可号令天
下”［５］３４３。
荒尾精以商人的合法身份作掩护，在汉江岸

边租赁一幢双层楼房开办乐善堂，销售书籍、药品
和杂货等［５］３４３，开始了其在中国达六年之久的间
谍生涯。乐善堂鼎盛时，店员多达十四五人［５］３４４。
为了发展间谍组织，荒尾精先后到上海、天津等地
招募所谓“同胞志士”。在汉口乐善堂集中了井深
彦三郎、高桥谦、宗方小太郎、山内嵓等主要骨干，
同时，还包括浦敬一、藤岛武彦、中野二郎、中西正
树等十余人［５］３４４。这些“志同道合者”被荒尾精纳
入麾下，实施其“经略中国”计划，汉口乐善堂从此
成为盘距华中地区的日本间谍核心机构［３］５１。
汉口乐善堂建立后，为加强对该间谍组织的

管理和控制，荒尾精亲自制定了指导方针，主要包
括：“（１）清国敌视我国，不理解共同防御之大义，
故我等同志应助成汉民族之革命运动，以实现日
清提携；（２）为治理东亚做准备而培养必要的人
才，在上海设立学校；（３）在长沙、重庆、北京等地
设立支部，保持与革命派志士的联络，促进革命运
动；（４）为防御俄国之东侵，派浦敬一赴新疆伊犁，
促使伊犁总督刘锦堂决起抗俄。”［７］在指导方针
中，荒尾精名曰“日清提携”，实际暗藏侵略中国的
野心。
与此同时，荒尾精还制定了《同志须知书》《内

员须知》以及《外员探查须知》等规章制度。荒尾
精强调：“我堂目标远大，任重道远，非轻易所能
致，其关系国家兴亡者实非鲜浅，亟应深谋远虑，
慎其行踪，重其举止，做到万无一失，以俟其机，然
后采取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务期达到目的”。为
了掩人耳目，荒尾精要求堂员在与中国人接触时，
“要在商言商，力求符合自己身份”。乐善堂“由堂
长总领”，荒尾精自命为堂长；“堂员分两部分，一
为‘内员’，一为‘外员’”，“堂长监督内外员，研究
进退步骤，兼顾大形势下的谋画；‘外员’在执行任
务时，要巧妙运动，避开嫌疑，留心该地区大事，为
日后活动创造方便条件”［５］３４７－３４８。在《外员探查须
知》中，荒尾精规定探查人物主要包括君子、豪杰、
长者、侠客和富者，同时也包括秘密结社组织或
“匪类”等。外员探查的主要项目包括从土地、被
服、阵营、运输、粮食、薪炭、兵制及兵工厂到山川
土地形状、人口密度、风俗及善恶贫富等，从军事、

政治、经济等角度对中国各地进行实地调查［５］３５３。
汉口乐善堂筹建及至建立之后的运作，均得

到日本政府及日本驻汉口领事馆的有力支持。根
据《日清通商章程》规定，日本人仅在汉口租界内
享有通商权益，未经批准不得在租界外擅开洋行
等。当时，汉口乐善堂建立在汉口租界外，日本政
府为了支持乐善堂在汉口地区自由活动，由日本
驻汉口领事町田实一向江汉关道台交涉，提出汉
口乐善堂可在租界外自由经商并降低厘金、允许
乐善堂自由向中国人销售货物、与瑞士商人亨达
利一样享有通商权利、降低内地运入税等要
求［８］１４１；同时，日本政府援引欧美商人在汉口租界
外开设商店为例，要求以乐善堂为代表的日本商
人在汉口租界外可享受内地半税政策［８］１４２。日本
外务大臣青木周藏在给道台江人镜的电文中提

出：“查该地原属租界之外，然已有瑞商亨达利以
及播威怡威等各洋行开在该处营生，敝国商民乐
善堂亦准如亨达利等洋行均允在该地开铺营生以

进两国商民所享。”［８］１４５面对日本人的无理要求，
江人镜严正指出：“乐善堂拟在马王庙街租屋贸
易，自无不可，惟有该处系在租界之外，所有进口
货物到汉起岸时，必须报明汉镇厘金局，照章完纳
厘金。”［８］１４６日本政府通过对汉口乐善堂的保护与
支持，一方面便利了乐善堂在汉口及长江流域进
行情报搜集与商业贸易，另一方面也加速了日本
对汉口地区的经济渗透，获得更多利权，助长了日
本对长江流域经济掠夺的野心。据有关资料显
示，为了支持乐善堂的发展，包括日本农商务省、
上海三井等十多家政府部门与民间企业，先后以
“补偿金”名义予以资助，多者达上千元［８］１４８。乐
善堂发展过程中得到了从政府到民间的经济支

持，从而成为日本对长江流域进行情报搜集和经
济掠夺的“急先锋”。

三、汉口乐善堂在长江流域的
情报活动与经济渗透

汉口乐善堂建立后，即开始对中国广大地区
进行情报搜集与经济渗透。日本政府利用该据点
进行委托贸易，向中国倾销日本商品，其中以纹棉
及海产销售最为典型。驻汉口日本领事希望荒尾
精利用当地优越的水运、陆运条件，尽快打开本商
品销路，以利于日本商品占领中国内陆的广阔市
场［９］。荒尾精心领神会，亦称：“同感于打开清地
商业之夙愿，抱定信念潜入支那中部贸易，以提振
我商业，依据托卖规则，尽力打开此次销路。”［９］随
后，汉口乐善堂制定委托贸易规则，竭力为日本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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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在汉口地区提供商业支持，便于日本商品在长
江流域倾销。乐善堂在汉口地区主要销售日本棉
织品，包括斜纹布、麻绢等，还有漆器、铜器、陶器
以及海产、杂货、玻璃、香水等。日本政商界通过
汉口乐善堂进行贸易周转，获利丰厚。
为了进一步扩大情报搜集范围，荒尾精迫不

及待地在北京、重庆以及湖南等地建立乐善堂支
部。１８８７年，乐善堂在长沙设立湖南支部。荒尾
精认为，湖南地区频出有为之人物，诸如清中兴实
际领导者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罗泽南、曾国
荃、彭玉麟等，风气与其他地方迥异，对于中国未
来的发展将有最重大的影响，且当时湖南还未曾
有更多外国人涉足，欧美传教士进入这一地区也
十分有限，“因此，了解此地内情十分必要”［２］２１。

１８８８年，荒尾精又设立了重庆支部，并逐步将其
作为汉口乐善堂的核心支部，先后把石川伍一、松
田满雄等人调入该地，以加强对四川地区的情报
搜集与经济渗透［１０］５７。荒尾精之所以十分重视乐
善堂重庆支部的建设，主要源于四川优越的地理
环境。他认为：“四川形势险要，东有三峡，北有秦
岭山脉，形成天然屏障，实为举事的理想之
地。”［１０］随后，石川伍一等人即从重庆出发，溯长
江而上，西至西康、藏南地区，再沿长江而下，经四
川到达云南、贵州一带，大量搜集当地的军事经济
情报。后来他们将获取的情报整理成《四川报告
书》，该报告书不仅详述了西南地区山川形势、要
塞、风土、气候、人情、风俗、农工商现状、水路物资
的多寡、金融以及交通运输状况等，而且附有细致
的图说［４］２６１，为日本侵略中国提供了极为有价值
的情报。
据日本外务省档案记载，乐善堂在四川地区

窃取情报过程中，曾专门探查银耳的生产情况。
银耳是日本饮食中非常名贵的料理食材［１１］。为
了掌控银耳的生产、销售情况，乐善堂以四川、重
庆为中心进行了详细探查，探查项目主要包括：银
耳的主要产地、采收时期、市场售价和采集数量以
及银耳与普通木耳的差异等［１２］。四川地区银耳
的主要产地为龙安、绥定与保宁三府，“银耳以此
三地产量最多”［１３］。通常情况下，银耳生发的树
干以普通木耳生发树干为基础，在四川地区，银耳
以青桐木为生发树干，采收时期多为春秋时
节［１３］。银耳种植与普通木耳的种植方法相同，均
以采伐四五尺长青桐木放置深山之中，木耳生发
前，通常以熟米汁浇灌，三五年后，木耳自然生发，
最后一季，生发则是产量极少的银耳［１３］。银耳在
四川地区的价格依据品质好坏而不同，从斤银四

五两至十四五两不等；市场银耳销售量大约一千
斤至两千斤左右［１３］。乐善堂对银耳生产、销售情
况的探查可谓细密之极。仅以此为例，便可想见，
乐善堂在中国长江上游地区针对当地诸如军事、
政治、经济、文化、地理以及风俗等方面的情报搜
集，该是何等细密与全面。
三年后即１８８９年，荒尾精回国复命。他将乐

善堂在中国搜集的情报及其个人对中国的见解详

加整理，形成数万字的《复命书》，向日本参谋本部
报告。在论述晚清中国实情时，荒尾精指出：“窃
观清国内治之现状，已承二百余年之积弊，上下已
达腐败之极，纲纪松弛，官吏逞私，祖宗建国之基
础亦几近倾颓。……犹如积年之痼疾，已陷全身
麻痹，肢体无法活动，仅以姑息疗法，只可防其浓
溃而已。若不立即施行断然之处法，日后即便扁
鹊再世恐亦无可救药。”［１４］４７６针对如此积弊，荒尾
精提出尽早侵略中国的“对策”，他认为：“就清国
地势而言，与我国不仅呈唇齿相依、辅车相保之
势，且土地广大，富源丰饶，据亚细亚之中原，保有
此，则足以在亚细亚称霸。若振兴清国，则足以制
衡欧洲。故将来我国欲与欧洲对峙，若进而与其
争衡，则非与清国形势结合不可；若退而防止欧洲
之侵取以保国，亦非利用清国之地势不可。若清
国一旦为他国所制，则我国形势亦岌岌可危，进而
不得，退而不能，即我国亦将消亡也。故清国之
忧，即我国之忧，此非手足之疾，实乃心腹之疾
也。”［１４］４９０－４９１因此，日本必须先发制人。
在处心积虑经营以汉口乐善堂为核心间谍机

构的同时，荒尾精不忘乐善堂开办之初的“宏愿”：
办一所“为治理东亚做准备而培养必要人才”的学
校。１８９０年，日本政府在内阁机密费项下拨付４
万元，资助荒尾精在上海创办间谍学校日清贸易
研究所，培养新间谍。在中日甲午战争中，这两个
间谍机构为日本立下了巨大功勋。据不完全统
计，甲午战争前后，汉口乐善堂和日清贸易研究所
先后派出１９名职员和７２名毕业生参加日本军队
在华的间谍活动，大部分担任翻译，１７人参加战
争谍报活动，其中有１０人被中国政府逮捕，按国
际法处死［１５］。日清贸易研究所除向日本参谋本
部提供大量军政情报外，也对中国经济进行了深
入研究。该所根据汉口乐善堂调查报告编辑出版
的《清国通商综览》，共二编三册，煌煌２　３００余
页，成为研究清末中国问题极具价值的文献［１６］。

四、结语

荒尾精及汉口乐善堂在长江流域的间谍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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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明治时期日本对华侵略的一个重要侧面。荒尾
精所处的时代，恰是日本明治维新过程中，社会思
潮剧烈动荡，面对未来发展道路，诸多思想家提出
了既彼此乖离而又相互交错叠合的社会改革方

案。不论以吉田松阴为代表的“海外扩张论”，还
是福泽渝吉的“脱亚论”，都对荒尾精产生了巨大
影响。面对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荒尾
精意识到中日两国是“唇齿相依、辅车相保”关系，
因此，寄希望于“以厚植友谊、同心一致来振兴东
洋大势”［１４］４９２。但实际上，荒尾精在希望中日两
国共同强大、抵御西方侵略的思想中，又囿于日本
传统的“皇权”思想，奉行日本皇室乃“万世一系”
等观念，试图以此来凝聚日本民众思想，实现日本
对外侵略扩张的野心。质而言之，荒尾精的“兴亚
主义”是典型的侵略思想，其最终目的乃是要以日
本为中心，建立所谓的“东亚同盟”，展拓日本在亚
洲的势力范围。这种思想在当时日本有一定的影
响力，故荒尾精创办汉口乐善堂时，许多日本浪人
或所谓“志士”投奔而来，成为忠实追随于其左右
的间谍分子。特别在二战前有关荒尾精的著述
中，他被推崇为“巨人”“我东方志士的北山泰
斗”［５］３２１等，也进一步说明荒尾精的侵略扩张思想
及其言行在当时日本具有一定煽动力和蛊惑性。
荒尾精在湖北汉口创立的乐善堂是明治时期

日本在中国设立较早的对华情报据点。汉口乐善
堂在长江流域的情报活动与经济渗透是日本早期

侵略中国的具体表现。在创立汉口乐善堂之初，
荒尾精便开宗明义地指出，乐善堂建立的目的是
“为世界人类的利益，第一要务为改造支那”［４］３４６。
究其实质，乃是企图利用中国作为日本的市场与
“屏藩”，达到既为日本资本主义发展提供动力与
保障、又为日本免遭西方列强侵略提供庇护之目
的。乐善堂建立后，包括日本军政商界都对其给
予支持和帮助。乐善堂对中国的情报活动和经济
渗透刺激了日本进一步侵略长江流域的野心，更
为重要的是使长江流域成为列强争相攫取利益的

地区。甲午中日战争后，日本强加给中国最刻毒
的不平等条约《马关条约》中规定中国开放重庆、
沙市、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即为最典型的例证。
荒尾精通过《复命书》向日本国内宣传其“兴亚主
义”和“宇内统一论”思想，利用贸易方式来拓展日
本在中国的影响和势力，并以此来为日本攫取最
大的利益［１７］。１８９６年，荒尾精在台湾因感染鼠疫
病死，但其“兴亚主义”和“宇内统一论”思想在日
本仍具有相当影响力，尤其是以根津一、宗方小太

郎等人为代表继承荒尾精的衣钵，继续从事对中
国的情报搜集与经济渗透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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